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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原因与影响探析 
——以第九届欧洲议会为例

穆泓羽

摘  要：2021 年 10 月，欧洲议会通过史上首份《欧盟 - 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表
达欧盟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对台关切。近年来，第九届欧洲议会（2019
年 -2024 年）显著增加涉台提案，并通过强化政治往来、推动经贸制度化合作、拓展印太影
响力和鼓吹民主价值等方式加强干涉台湾问题。配合美国遏华战略、欧洲极右翼化趋势助推、
亲台议员借机谋取政治资本，以及台湾当局主动游说渗透，是影响欧洲议会干涉行为的关键
因素。此情加剧了两岸关系的波动性和对抗性，进一步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并逐步掏空
中欧互信的根基。未来，我宜把握“特朗普 2.0”时代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战略窗口期，强化
中欧共同利益认知，稳控台湾问题中的欧洲因素，推动中欧关系稳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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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博弈走向“深水区”，欧盟作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力求不断调整和优化

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定位。欧盟努力在维护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和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之间

寻找平衡。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欧盟重新研判当前供应链体系、地区安全局势和现实盟

友关系，对华“合作、竞争与对抗”态势并存，在绿色、能源、气候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寻求与

中国的深度合作，同时在政治上大打“人权牌”“民主牌”，并在经济上采取“去风险”手段。

在此基础上，欧盟及欧洲国家欲完成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掣肘，台湾问题显然成为了一个敏

感而重要的议题。

此外，随着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对外关系领域的权力不断扩大，欧洲议会为提高自身在机构

组织间的话语权，不断谋求在欧盟中的更大声量。近年来，欧洲议会已成为欧洲对华政策中对

华负面认知的主要推手，也是提升欧台关系的关键因素。第八届欧洲议会（2014 年 -2019 年）

共通过 15 项涉台决议案，第九届欧洲议会（2019 年 -2024 年）共通过 42 项涉台决议案，数

目显著增加。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欧洲政治极化趋势有增无减，民主、人权、防务

等议题的重要性大为提升，对华政策或受此影响而存在不稳定因素。本文研究欧洲议会干涉台

湾问题的表现、原因与影响，旨在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优化对欧工作提

供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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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主要表现

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的重要机构，在欧盟对外政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台湾问

题的立场和行动备受瞩目。欧洲议会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对台接触，以求进一步发展对台实质关

系，变相提升台湾的对外地位，增强了台湾问题在国际上的敏感度。

（一）模糊红线，强化欧台实质性往来

在欧盟一贯秉持“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下，台湾问题逐渐被所谓西方“民主社会”异化为

对抗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的官方机构加大对台接触，模糊对台关系界限，

提升政治对话层级，不断以各种形式谋求进一步发展对台实质关系，具体包括通过多项涉台决

议、派遣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邀请台湾当局高级别官员访欧、与台湾当局领导人举行会谈

等，频频干涉中国内政，干扰中欧关系大局。2021 年 10 月，欧洲议会通过所谓《欧盟与台湾

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提议将“欧洲驻台经济贸易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意将

欧台关系交往进一步官方化。[1]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欧洲议会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窜台，

时任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法国籍议员拉斐尔 · 格鲁克斯

曼（Raphaël Glucksmann）领衔 7 名跨党团欧洲议会议员及助理共计 13 人窜访台湾，与蔡英文、

苏贞昌、游锡堃、陆委会主委邱太三等台湾当局高层见面。[2] 再如 ：2022 年 7 月，欧洲议会

副议长尼古拉 · 毕尔（Nicola Beer）窜访台湾，是为欧洲议会高层官员首次正式“访台”。毕

尔此行会见了蔡英文等台湾当局要员，并声称欧盟应将台湾视作“民主盟友”，深化与台合作

关系。[3]

（二）提高层级，强化经贸制度化合作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地缘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盟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与政

策布局，将供应链“去风险”、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加征关税等经济手段转化为对华战略博弈

的工具。其中，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亦成为欧方对华工具箱中的一项重要手段，且干涉

范围从传统政治议题向经济领域深度渗透，尤其是半导体、电子制造业、生物科技等台湾优势

产业方面。欧洲议会强调与台湾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并推动欧盟与台湾当局就包括

供应链韧性、科技创新等在内的多个方面展开更深入的结构性对话，延展拓宽欧台经贸关系的

“接触面”，意图以政治支持换取经济利益、以经贸纽带化解潜在地缘政治风险。2023 年 12 月，

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与台湾贸易暨投资关系》决议案，呼吁欧盟与台湾地区签署投资协定和

韧性供应链协定，并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对于维护地区与全球贸易和安全的繁荣至关重

要。[4] 欧洲议会强调，台湾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是欧盟不可或缺、值得信赖的伙伴，鼓励欧盟继

[1] “EU-Taiwan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European Parliament, October 21， 2021, https://www.
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1-0431_En.html.

[2] “European Parliament Delegation Starts Talks in Taiwan,” European Parliament, November 2， 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11029IPR16201/european-parliament-delegation-starts-
talks-in-taiwan.

[3] 《接见欧洲议会毕尔副议长访问团 蔡英文 ：与欧盟一起建立“更坚实的伙伴关系”》，台湾地区领导
人办公室网站，2022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819。

[4] “EU-Taiwa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European Parliament, December 13，2023, https://www.
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3-0472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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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2023 年 7 月，欧洲议会通过《欧洲芯片法案》，并于同年 9 月正式生效，

该法案旨在建设欧洲本土的半导体产业，增强欧洲的芯片生产能力。[1] 对此，台湾当局积极响

应，推动台资半导体企业赴欧投资，台积电首个欧洲芯片制造工厂已于 2024 年在德国德累斯

顿落地。

（三）介入台海，借机拓展在印太存在

由于欧盟的外交政策强调和平与对话，以及考虑到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欧洲议会在

防务领域直接干涉台湾问题的情况并不多见。虽然欧洲议会不直接决定欧盟的防务政策，但其

可以通过决议和党团活动等方式影响欧盟的对外政策方向，并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信号。2021
年 9 月 1 日，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通过《欧盟 - 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呼吁将台湾地区

纳入欧盟“印太战略”考量。[2] 同年 9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 - 印太合作战略》文

件，该战略称将与台湾加强经济方面的联系，并承诺向印太地区派遣更多的海军舰艇。[3] 欧盟

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版图下，促使台湾与欧盟及其印太地区的伙伴国家加强在经济、安

全、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意在提升台湾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发言权。随

着近年来国际上“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引发欧洲安全形

势的持续恶化，欧盟对安全和防务议题的敏锐度和关注度显著提升，包括考虑加强其自身的防

卫实力，未来欧盟追随美国突破对台军售红线的可能性大大增强。2024 年 3 月，欧洲议会“对

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率泛欧绿党访问团窜访台湾，并在离台前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扬言，未来欧洲将进一步了解台湾所谓“不对称战力”的防卫需求，“或许

欧洲的战机和坦克也可以卖给台湾”。[4]

（四）鼓吹民主，助台湾当局拓宽国际空间

欧洲议会一贯积极宣扬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实体的价值和重要性，并将此作为加强与台湾关

系的重要理由。2024 年 3 月，欧洲议会智库发布题为《台湾 2024 年“大选”后的欧盟 - 台湾

关系》的报告，其中称“欧盟与台湾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包括民主政体、法治和人权。

2024 年 1 月台湾举行的‘大选’再次证明了民主政体的成熟。”[5] 再者，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推动、

对外联络及媒体宣介等手段，促进欧台“官方”互动，通过“软性外交”策略模糊台湾问题的

敏感性，欲在国际外交场域为台湾当局拓展空间，实质上削弱了我在国际外交体系中的话语权。

2020 年 11 月，欧洲议会通过《新冠疫情对欧盟外交政策影响报告》，鼓动欧盟支持台湾加入

世界卫生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该组织活动。欧洲议会特别提到台湾地区应对新冠疫情的

[1] “Semiconductors: MEPs Adopt Legislation to Boost EU Chips Industry,” European Parliament, July 
11,2023,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30707IPR02418/semiconductors-meps-adopt-
legislation-to-boost-eu-chips-industry.

[2] “EU-Taiwan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European Parliament, October 21,2021, https://www.
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1-0431_EN.html.

[3] “Joint Communication on the Indo-Pacific,”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eptember 16,2021, https://
www.eeas.europa.eu/eeas/joint-communication-indo-pacific_en.

[4] 《包瑞翰 ：安全可能变化 台湾需不对称战力》，台湾《自由时报》2024 年 3 月 27 日，https://news.
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621675。

[5] “EU-Taiwan Ties after Taiwan's 2024 Elections,” European Parliament, March 13,2024, https://www.
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EPRS_ATA(2024)76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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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并称台湾当局实行了良好的对外援助。[1]2020 年 9 月，欧洲议会新媒体中心发布短片，

内容为新冠疫情暴发时，台湾当局在卢森堡向欧盟捐赠防护口罩的情况。[2] 欧洲议会意图展示

台湾的治理能力，凸显其与欧盟分享的共同民主价值观，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台湾与全球民主

国家之间具有共同价值的信号。此外，欧洲议会注重在多边交往中涉及台湾问题，妄图使台湾

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更多地出现在国际讨论议程中，升高国际“挺台反华”声浪。2024
年 12 月，第 43 次澳大利亚 - 欧盟议会间会议（IPM）在布鲁塞尔举行，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

和欧洲议会议员广泛讨论了关键议题，包括乌克兰和台湾问题、气候变化和互联互通等。双方

认为，随着亚太、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民主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以

捍卫自由、多边主义和基于正义的和平”。[3]

二、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原因

近年来，欧洲议会涉台议题呈现频发态势，其背后是多重政治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从配

合美国遏华战略到内部极右翼势力崛起，从个体议员的意识形态驱动到台湾当局的主动渗透，

深刻反映了中欧关系复杂化背景下欧盟内部政治生态的演变，欧洲议会逐渐沦为对华施压的“政

治秀场”。

（一）配合美国遏华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不断强化并呈现出机制化发展的趋势。欧美在把跨大

西洋联盟作为应对中国崛起和全球权力变迁的基石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4] 作为欧盟三大机构

之一，欧洲议会亦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增添筹码。

一方面，贴靠美国“以台制华”战略。拜登政府时期调整对华策略，寻求强化同盟体系凝

聚力来制衡中国，欧洲议会也紧密配合，在对外政策报告中积极推动与美国对接遏华战略。尤

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欧洲议会不再保持以往的克制，而是将其提升为美欧对话的优先议题。美

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柏林办公室主任巴尔金（Noah Barkin）指出，过去欧盟官员对台

湾问题相对低调，但如今台湾议题已成为欧盟官员访美讨论的重点。[5] 此外，欧洲议会通过具

体决议强化美欧在台海问题上的协同。如：2021 年 10 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展望欧盟—美国关系》

决议明确强调与美国合作关注台海问题，并主张“在印太地区加强与台湾等伙伴的关系”。[6] 上

述行动直接反映了美欧抱团围堵、打压中国的态势，呼应了美欧利用台湾问题牵制遏压中国的

[1] “Foreign Policy Consequence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European Parliament, November 25,202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0-0322_EN.html.

[2] “Infoclip: Covid-19 - Taiwanese Donation of Masks to the EU,” European Parliament, April 9,2020, https://
multimedia.europarl.europa.eu/en/video/infoclip-covid-19-taiwanese-donation-of-masks-to-the-eu_I188774.

[3] “Inter-parliamentary Meetings,”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elegations/en/danz/
activities/inter-parliamentary.

[4] 赵光锐：《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盟 - 美国的对华政策协调：动因、领域与障碍》，《德国研究》2022 年第 1 期，
第 26 页。

[5] “Watching China in Europe - November 2021,” German Marshall Fund, November 2, 2021, https://www.
gmfus.org/news/watching-china-europe-november-2021.

[6] “The Future of EU-US Relations,” European Parliament, October 6, 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
doceo/document/TA-9-2021-0410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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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另一方面，服务欧盟对华博弈竞争态势。近年来中欧关系中竞争性上升，欧盟对华政策

正从过去相对平衡的对冲策略逐渐转向更具对抗性的竞争态势。在此背景下，台湾问题被

欧盟视为可以利用的战略杠杆，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行为也服务于欧盟自身在对华关

系中的博弈策略。如 ：欧盟借助台湾问题“刷存在感”，试图以经贸关系为“筹码”迫使中

国让步。包瑞翰等多名欧洲议会议员长期炮制涉台、涉疆、涉藏等不实言论，对我国进行

抹黑炒作。2021 年 5 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称将在中国解除对部分欧洲议会议员及欧盟国家

议员的制裁前，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程序。欧洲议会介入台湾议题，既呼应

美国对华施压节奏，同时借机凸显欧盟“全球治理参与者”身份，契合欧盟内部对美对华博

弈的利益考量。

（二）欧洲议会极右翼化趋势显著

近年来欧洲政治生态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思潮上升，在欧洲议会以及欧盟成员国政治光谱

“右移”的背景下，欧洲极右翼势力的“登堂入室”乃至“登基坐殿”，可能会令欧洲在经济去风险、

安全阵营化等问题上与美同频，与华关系摩擦更甚。极右翼政党和政客通常抱持强烈的民族主

义和保护主义，他们在欧洲议会中的影响力上升，鼓动了更激进的对华立场。事实上，中国在

全球影响力的增加也在多方面影响了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其一，全球经济竞争层面。中国

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对许多欧洲国家的本土产业造成压力，这种经济压力有时被极右翼政党

用来支持其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政策，用以支撑其强调“本国优先”的经济策略论调。其二，

产供链依赖层面。新冠疫情的暴发，使欧洲更为关注供应链安全，极右翼势力遂利用欧洲医疗

品等重要商品对华的高依存度大做文章，借以推动减少其本国生产链和商品对外依赖的议程。

其三，阵营对抗思维层面。中西方间的制度差异有时被极右翼政党用以曲解中国的全球治理立

场，强调所谓“中国威胁论”来维护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

欧洲议会善用其议题设置，逐渐成为欧盟激进对台政策的“发起者”和“策源地”。“挺台

遏华”几乎成为政治正确的口号，“逢中必反”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一些议员中根深

蒂固，他们将对华强硬视为理所当然。民粹主义躁动加剧了这种趋势 ：许多议员为了迎合选民

情绪，不惜提出更加激进的亲台反华提案，以博取眼球。台湾问题被一些欧洲政客视为其反华

立场的“最佳突破口”。在这种导向下，一批新生代激进“亲台”议员迅速涌现。如 ：2019 年

首次当选的极右翼党派瑞典民主党籍欧洲议会议员查理 · 魏莫斯（Charlie Weimers）自上任初

期就以激进挺台立场来批判中国，之后更进一步通过撰写涉台反华报告、策动对台窜访等形式

成为推动欧洲议会强硬对华政策的生力军。极右翼与民粹势力的此种助推，使欧洲议会涉台议

题呈现正反馈式的极化——越激进的言行越受追捧，进而刺激更多政客效仿，令欧洲议会对华

政策螺旋式地走向强硬。

（三）“亲台”议员的推动

欧洲议会内部的亲台网络和议员联盟是推动涉台议程的重要力量。“欧洲议会友台小组”

及其与德国、法国、英国国会友台小组共同倡议成立的跨欧洲议员联盟“福尔摩沙俱乐部”

（Formosa Club）等组织，积极为台发声、营造挺台氛围。“友台小组”成员众多，分布于欧洲

议会的各个党团、委员会、代表团等，是推动欧洲议会采取“亲台”政策的主要力量，因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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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台欧关系的基石。[1] 其一方面炮制反华决议、推动涉台法案，试图将台湾纳入欧盟官方

叙事，混淆国际社会对台湾地位的认知 ；另一方面，与台湾当局政治人物互动并邀“互访”，

营造“官方往来”假象。如 ：2019 年 10 月，“友台小组”主席麦克尔 · 凯勒（Michael Gahler）
借窜台之机，表示将持续深化台湾当局与欧洲议会的合作与交流。[2] 此外，“福尔摩沙俱乐部”

更加趋于利用“半官方”“非官方”等形式以打“外交”擦边球的方式来实现与台湾当局异常

密切的政治“勾连”。[3] 如：2021 年 5 月，“福尔摩沙俱乐部”动员了来自 30 个国家的 1084 位

各级议员联合致函世界卫生组织 [4]，为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站台。

对于某些野心勃勃的欧洲议会议员而言，台湾议题早已超越单纯的外交政策范畴，成为其

精心设计的政治资本积累工具，以及快速获取曝光率、塑造政治形象的“黄金赛道”。部分议

员深谙“负面议题更易引发关注”的传播规律，主动选择对华强硬立场以吸引舆论注意。如 ：

德国籍欧洲议会议员包瑞翰因其在涉台、涉华问题上的高调立场而频频成为舆论焦点。他作为

被中方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代表，越是大肆渲染“反华亲台”，越能获取曝光度，满足其个人

政治目的。这种现象背后往往也有现实的政治算计，一些政客希望借“台湾牌”向所在党派和

选民展示自己在外交和价值观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从而在党内晋升或竞选连任中占据优势。如：

斯洛伐克籍欧洲议会议员米利亚姆 · 莱克斯曼（Miriam Lexmann）在被中国制裁后，持续增加

其在反华议题上的曝光度。2022 年 1 月，其作为牵头者之一与欧洲议会部分反华议员致信欧

盟高级官员，以“声援立陶宛”为由，要求欧盟回应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5] 并借此增加媒

体曝光率，于 2024 年 6 月赢得欧洲议会议员连任。可以说，个人仕途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使

得部分欧洲议会议员热衷于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台湾问题被异化为政治表演的舞台和攫取

政治资本的手段。

（四）台湾当局持续推进台欧关系

民进党当局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积极进取的对外策略，持续推动台欧关系发展，包括以“民

主外交”“议会外交”等名义加强与欧洲议会和欧洲各国议会的联系，通过游说和合作赢得欧

洲更多支持，设法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2022 年，蔡英文“元旦讲话”提出“强化欧

洲链结计划”，促进台欧交流。同年，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立法机构新成立“台湾与欧洲议会友

好协会”，以强化与欧洲议会及欧洲国家议会的沟通合作。

民进党当局将亲台立场的欧洲议员视为推进台欧关系的重要资源，通过多种方式对其进行

游说和拉拢，包括资助议员窜台考察、邀请其出席官方活动等，以换取这些议员为台湾站台发

[1] 张福昌：《台欧关系的基石：“欧洲议会友台小组”的建构与功能》，台湾《东吴政治学报》2009 年第 4 期，
第 56 页。

[2] “‘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凯勒议员等人访问台湾”，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网站，2019年10月27日，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8742DCE7A2A28761&s=5DED7191C6D9780A。

[3] 宫高杰 ：《欧洲“福尔摩沙俱乐部”挺台行为研究》，《台湾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62 页。
[4] “‘外交部’声明及公报汇编 (111)”，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网站，2023 年 10 月 11 日，https://

ws.mofa.gov.tw/001/Upload/402/relfile/61/116607/90a88a4c-012d-46e5-be4f-329be23fde44.pdf。
[5]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 Miriam Lexmann 等 41 名欧洲议会议员联名致函欧盟领导阶层，

吁请采取行动力挺立陶宛抵抗中国经济胁迫”，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网站，2022 年 1 月 19 日，https://
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9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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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台湾当局还以所谓“民主价值观”和“中国威胁论”为说辞，与议员建立话题共鸣，增

强后者为台湾背书的意愿。事实上，台湾当局在游说过程中不惜触碰法律与道德红线，发生

过以不正当手段影响欧洲政界的丑闻。2021 年 3 月，德国执政党基民盟议员霍普特曼（Mark 
Hauptmann）因被指收受贿款而被迫辞职，事后曝光其贿款来源与台湾民进党当局有关。[1] 该

议员此前曾多次公开声援“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指责中国大陆“打压”台湾。这一案

例表明，台湾当局对欧游说已经发展到直接输送利益、影响议员决策的程度。通过高强度、多

层面的游说攻势，台湾当局成功使部分亲台议员成为“代言人”，在议会内部不断提出有利于

台湾的议案和倡议，从而显著提升了台湾议题在欧洲政治议程中的曝光度。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近年来着力加强与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

试图以此形成“对欧外交”的“突破口”。2023 年 3 月，中东欧重要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

（CEIAS）发表台湾与中东欧关系报告指出，自 2019 年起欧台在不同领域上的互动案例的增长，

已超过 7 倍，而中东欧是欧台关系发展的关键驱动者，相互交流占了 2022 年台欧国家与机构

互动案例总数的近 60%。中欧亚洲研究中心执行所长兼该报告作者之一马泰·西马尔奇克（Matej 
Šimalčík）认为，“台湾被中东欧视为高度发展国家，拥有提供新一波投资的潜力，尤其是半

导体等高科技产业”。[2] 赖清德上台后，台湾当局持续通过“金元外交”“芯片外交”等手段加

大对欧经济布局，以图推动“政治突破”。如：2024 年 8 月，台积电在德国建立首个芯片工厂，

计划未来延伸到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 ；2024 年底，“台湾贸易投资中心”在捷克揭牌，旨

在未来为台湾中小企业提供赴欧投资布局，推动台欧产业合作商机。

三、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影响

欧洲议会持续介入台湾问题，将台湾问题纳入西方意识形态叙事框架，并强化经济安全绑

定，使其演变为全球政治角力的焦点，对两岸关系向好和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构成实质性冲击。

（一）增加两岸关系复杂性

欧洲议会的干涉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西方阵营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既反映出欧盟

试图维持“战略自主”的焦虑，也暴露出其对华认知的深层矛盾。这种外部干预与岛内“倚外

谋独”势力的互动，使得两岸关系陷入“越挑衅越对抗”的恶性循环。

欧方在美国默许和台湾当局积极游说下，不断突破以往对台交往的限制，公开加强与台湾

的官方往来和合作，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偏好和对华疑虑，试图以“价值观外交”拉近与台湾

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借“台湾牌”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考量。这种错误信号使台湾当局更加

坚信“倚仗外部势力谋独”是可行之策，助长了其拒绝两岸统一、谋求实际“独立”的嚣张气

焰。民进党当局本就奉行“联美日抗中、拒绝统一”的路线，而欧洲的介入进一步强化了其对

[1] “Another German Conservative MP Quits as Scandals Mount,” Politico, March 11, 2021, https://www.
politico.eu/article/another-german-conservative-cdu-mp-quits-scandals-mount/?fbclid=IwY2xjawI72_VleHR
uA2FlbQIxMQABHWRU7a56EzIDryo5IryrjHEPlxEbrGt8VQ4vs3O4vXQo6Luf6bCvBGNs2A_aem_2Ls-
BpNnmCrRG6pGpgIyYw.

[2] “Central Europe Drives EU-Taiwan Relations,” Euractiv, March 14, 2023, https://www.euractiv.com/
section/politics/news/central-europe-drives-eu-taiwan-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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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陆的底气，认为有了欧美阵营的支持，大陆方面对其奈何有限，于是在两岸政策上更趋强硬，

不愿在一中原则下与大陆对话。这种心理使民进党当局在统独问题上更加明目张胆地采取拒统

举措，例如持续拒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大肆推动所谓“去中国化”等岛内政策，

企图逐步强化台湾作为“主权实体”的地位。

在外部势力干预下，两岸官方互信近乎丧失，使得许多原本有利于两岸民生福祉的合作项

目难以为继。2010 年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本是两岸经贸合作的里程

碑，但在当前政治气氛下其后续商谈难有进展。民进党主政下，两岸官方交流渠道不畅使技术

性经贸磋商无法进行。这意味着许多潜在的互利合作项目被搁置，两岸经济联系虽未全面倒退

但增长势头受限。此外，文化教育交流在政治对立加剧的背景下亦遭遇寒流，两岸双向人员往

来和社会联系显著减少，一些重要的文化交流也中断，包括大陆影片和演职人员自 2019 年以

来基本停止赴台参加金马奖等活动，学术团体之间的互访亦减少。

（二）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过去台湾问题主要被视为中美之间或两岸之间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欧洲和其他西方力

量的介入，台湾问题的外部影响因素明显增多，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一方面，

美国将台湾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筹码，拉拢盟友共同干预台海事务 ；另一方面，欧洲等

西方国家受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驱使，日益倾向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或介入，与美国形成合

流之势。此外，亚太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等国也加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发声和

参与，使台海局势从地区热点逐渐演变为多国关注的国际议题。外部环境的复杂化表现为 ：

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博弈层次增多、参与者范围扩大、议题联动增强。在此过程中，欧洲议

会的积极介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欧盟对台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恶

性示范并煽动其他西方国家介入台海局势，共同塑造对华合围的舆论与政策环境，进一步推

动了台湾问题“国际化”。

近年来，西方主要多边峰会公报中开始直接提及台海局势，这在过去是少见的突破。如 ：

七国集团（G7）峰会公报自 2021 年起首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2022 年北约马德

里峰会通过的《北约 2022 战略概念》文件将中国作为“系统性挑战”纳入考量，明确表达了

对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扩张及军事力量增长的警惕，时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随后的记

者会上公然宣称所谓“大陆对台施压”。诸如此类多边框架内的相关声明反映出台湾问题已被

纳入西方集体战略讨论的议程。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近来在地缘政治竞争裹挟下逐步成为

牵动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议题，其涉及面之广和复杂程度都今非昔比。

（三）冲击中欧关系稳定发展

欧盟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官方层面一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但实际上，欧洲议会和部分政客的

所作所为却在“变相掏空”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进而破坏了中欧关系的总基调。2021 年，

欧洲议会通过的《欧盟 - 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公然建议将欧盟驻台北机构更名为“欧盟

驻台湾办事处”。这一建议若实施，将意味着在机构名义上赋予台湾“准外交认可”，在实际上

制造“一中一台”的局面，这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严重侵蚀。这种态度上的模糊，进一步

令中方怀疑欧洲在“一中”政策上的可靠性，中欧关系因此增添了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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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欧洲议会介入台湾问题所引发的中欧政治紧张，还波及和阻碍了中欧在经贸领域的

合作。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4 年全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 7858 亿美元。尽

管双边贸易总量尚在增长，但增速趋缓，同比增长 0.4%。投资合作方面，欧洲对华投资集中

于少数大企业， 整体投资意愿不高 ；中国对欧投资亦下降明显。同时，双方在新能源、交通等

领域原本可展开的大项目合作因政治关系欠佳而迟迟没有突破。欧企担心卷入地缘纷争，令其

对长远在华投资感到忧虑 ；中企亦担心欧洲市场政策因政治压力而产生变动。中欧关系的经济

维度本来是双方关系中最富有成果的一环，但近年因政治摩擦加剧而遭遇挫折。

鉴于目前欧洲议会在中欧关系发展中的角色呈现负面效应强化趋势，其涉台立法动向与外

交干预实践对中欧关系构成系统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议会的职权存在局限性。在正式

的普通立法程序中，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一道作为共同立法者（co-legislator）对立法草案进

行立法审议。此外，在欧盟缺乏立法权能的领域，欧洲议会往往通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

（resolution）和“议会函询”（parliamentary questions）来塑造欧盟的对外政策。[1] 尽管欧洲议

会决议本身无法律强制力，但其作为欧盟立法与监督机构的双重属性赋予其对涉华涉台政策产

生结构性影响的核心能力。欧洲议会掌握欧盟总预算的审批权，且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任命亦需欧洲议会同意，这使其能够通过财政杠杆与人事权制约欧盟政策走向。特别

是当前欧洲议会在部分对外经济决策领域已具有与欧盟理事会相等的权能，这意味着欧洲议会

在涉台经济政策方面更容易取得突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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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2.0”时代开启后，美欧关系因俄乌冲突、贸易摩擦、北约军费分歧等问题出现显

著裂痕，欧盟战略自主性诉求上升。2025 年 5 月 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和

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3] 但同时，欧洲议会依然无法摆脱其作为欧

盟对华“价值观外交”主要推手之一的“使命”。4 月 2 日，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共同外交和

安全政策 2024 年度执行报告》《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 2024 年度执行报告》等，其中多处

涉华内容，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问题上对我国抹黑抨击 ；5 月 25 日至 30 日，

莱尼斯 · 博斯纳（Reinis Poznjaks）等三名欧洲议会议员窜台，赖清德表示感谢欧洲议会持续

关注台海和平稳定，为台湾发声，并盼打造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4] 欧洲议会对华政策“两

面性”本质上反映出欧盟在“追求自主”和“无美不可”过程中的矛盾心态。欧方既想通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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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台湾问题、关切人权等行为在国际社会塑造“道德权威”，同时又无法承担对华脱钩的经济

代价。欧洲议会对华态度的反复游走或导致中欧之间摩擦更甚、互信逐步流失，而中国要在战

略上实现拉住欧洲、分化美欧仍面临较大的现实困难。

总体来看，当前中欧互需大于互斥、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的基本面没有变，而挑

战中也蕴含机遇。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引发的全球格局变动，为中欧携手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促进经贸关系提质拓面创造机会。这一背景下，我可抓住美欧关系存在变动、欧盟对华政策存

在可变性的战略窗口期，以“强化中欧共同利益、弱化欧台勾连空间”为策略，系统性加强对

欧工作，使欧盟及成员国认识到“挺台”本质是沦为美国的遏华“工具”，维护台海稳定才是

中欧关系健康正向发展的坚固基石。

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至关重要。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

益中的核心，是中欧关系必须坚守的底线。只有中欧双方共同努力，将台湾问题置于正确位置

加以妥善处理，才能避免战略误判与冲突风险，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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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4)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aiwan-related proposals, and stepped up its 
interference in the Taiwan question by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contacts, promoting institutionalize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expanding its Indo-Pacific influence, and advocating democratic 
values.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intervention involve its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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